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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昌

二十年辛苦不寻常。陈思广教授从 2000 年进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土学位开始，立
志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基础性工作当然是要弄清楚现代长篇
小说的真实家底，回归现代文学史的源初文化生态环境，复原现代长篇小说创作、传
播、接受的真实历史样貌。笼罩着近百年的岁月烟尘，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当初的真实
面相已然模糊不清，在十几部已有定评的现代长篇小说经典构成的冰峰下面，陈思
广打捞出另外三百多部长篇小说构成的水面下的冰山真相。在海量阅读和长期覃思
的基础上，陈思广出版了《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四川抗战小
说史》《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现代长篇小说边缘作家研究》《中国
现代长篇小说史话》《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等论著，2021 年又出版三卷本《中国
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 一 1949）》，图文互证，资料翔实，彩色印刷，装帧精美，
在历史的与审美的两个方面深入开拓，二十年持续努力，制心一处，深耕细作，盈科
而进，终于结出累累硕果，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各家图书馆争相庋藏
之作。在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领域，陈子善的现代作家佚文遗作之发现、李辉的作家
人事关系之考论、金宏宇的版本学副文本之勘校，已成巍然高峰，陈思广携《编年史》
加盟此领域，无疑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增了活力，壮了声色。陈思广教授正当盛年，治
学精进不已，论学突飞猛进，学术未来无法估量，仅就其二十年来已有的学术研究成
果来看，其关涉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观、史料、方法、路径等诸多问题，足以予人启迪，
发人深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常常有一
些知名作家，当时声名如日中天，
但其生平却由于种种原因成了个
谜，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毫无所知，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作家
万国安就是其中一位。陈思广联
系万国安后人，得到其珍贵的生
平资料，写成《万国安述论》，解开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团，认为
万国安的长篇小说《东北英雄传》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
性描写东北“胡子”（土匪）并为其
正名且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
倾向的爱国主义作品；《三根红
线》是第一部真实、正面、多角度

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
抗战的长篇小说，代表了万国安
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0 类似研究
成果，无疑具有填补现代文学史
研究空白的文献学价值。

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与审
美艺术评价标准的影响，现代文
学史叙述中许多重要作家常常被
有意忽视和回避，《编年史》致力
回归历史现场，对此现象做有效
纠正。比如现代长篇小说发生时
期的重要作家张资平，其长篇小
说《冲积期化石》《飞絮》《苔莉》
《最后的幸福》等被《编年史》悉数
收人，作家本人亦被认定为现代

长篇小说开创期的重要奠基人，
其《冲积期化石》虽然被朱自清、
成仿吾、沈从文等人批评为“头绪
极乱”（第270页）、“内容散漫”（第
6 页）、“情调勉强”（第 6 页）、“不
足称佳作”（第 3 页），但毕竟是现
代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不能以
精美艺术作品的标准求全责备，
而忽视其筚路蓝缕的开创性意
义。陈铨的《天问》《狂飙》《彷徨中
的冷静》《革命前的一幕》，黄震遐
的《大上海的毁灭》，杜衡的《叛
徒》《漩涡里外》等也尽人编年条
目，于此不难见出《编年史》的客
观公正性。

《编年史》大量征引现
代文学报刊资料，不仅包括
各种文学史著作中习见的大报
大刊，如《晨报》《语丝》《创造》
《希望》《七月》《北斗》《大公报》
《战国策》等，《文联》《紫晶》《刁
斗》《敦 邻》《金 屋 月 刊》《真 美
善》《艺文志》《海风周报》等稀
见报刊也被收纳进学术观照视
野之内，从而有效清扫了既有文
学史的相关研究盲区，重新发现
和照亮了那些长期被历史积尘
遮蔽的真实现场，为研究者提供
了鲜活的历史资料，不啻为无量
功德。

叁

中国传统史学撰述方式有“编
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
等不同选择，各体裁有优长亦有
缺失，编年体史书以《春秋》《资治
通鉴》 等为代表，纪传体史书以
《史记》《汉书》等为代表，纪事本
末体以《通鉴纪事本末》《三藩纪
事本末》等为代表。编年体“记事
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
时，以时系年”史实记载分明，缺
点在于“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
稽”。事实上，《春秋》正因为将人
物、事件系年月日编排，所以同一
事件跨越数年而前后分错，使阅
读感受支离破碎，于是才有《左氏
传》《公羊传》《谷梁传》予以弥补。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纲，以时间
为纬，重点突出，前后连贯，读者
阅读接受十分顺畅，但缺点在于

“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同
一个历史事件被分置于各个人物
列传之中，难免重复和矛盾。事实
上，《史记》中的《列传》固然是地
道的纪传体，但其《本纪》和《世
家》却是地道的编年体，故《史记》
堪称兼容纪传与编年两种体裁，
经纬交织，块面相错，前后照应，
互文叙述，成为古往今来公认的
最优秀的史著。纪事本末体史书
由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
时创设，以事为纲，以时为纬，将
历史事实反映得十分清晰，事理
明于编年，行文简于纪传，确实为
读者阅读《资洽通鉴》提供了方
便，缺点是只能归纳已有的史书，
而无法增加新的叙述内容，反映
新的历史观点，因此在史著编撰
中较少被后人采用。

大家知道，进入 20 世纪 90 年
代，随着经济社会转型，中国学术
界也有所谓的由启蒙向学问的集
体转向，80 年代的启蒙性学术随
之转向注重逻辑推理和事实材料
支撑的考证性研究。在此背景下，
传统中国文学史的修撰方式也不
断受到质疑。有人统计过，迄今中
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已经超过 500
部，绝大部分采用纪传体的述史

模式。有学者认为，纪传体述史模
式难以完整呈现现代文学发展的
历史，常常遮蔽与割裂现代文学
发展的历史原貌。与此相对应的
是，编年体述史模式可以有效避
免这种遮蔽与割裂，尽可能完整
地呈现历史原貌。比如於可训认
为：“用‘编年史’的体例编撰现当
代文学史，并不能包医百病，但却
可以救正“线性的进化史观’和

‘偏至’的社会历史批评影响现当
代文学著述所出现的诸多弊端，
同时也为理想的现当代文学史著
作奠定基础、架设桥梁”，因为“当
一种‘预设’的或‘后设’的理论立
场，以‘人的意志’改变了这种‘客
观存在’，‘转移’了历史的现场，
把历史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的时
候，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和历史
现场的‘重构’，就不但成为必要，
而且也有这种可能”。在此种学术
文化语境中，涌现出一大批现代
文学编年史著作，比如於可训等
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
卷、当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张健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
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卓如、鲁湘元主编的《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编年》（河北教育出
版社2013年版）；钱理群总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
告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
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刘勇、
李怡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
年史（1895—1949）》（文化艺术出
版社 2015 年）；文天行编著的《20
世纪中国抗战文化编年》（四川辞
书出版社2015年）等。

陈思广修撰的现代长篇小说
编年史，主要收纳五个方面的内
容 ：一 曰 长 篇 小 说 创 作 生 态 史
料，二曰长篇小说创作发生学史
料，三曰长篇小说创作传播接受
史料，四曰长篇小说思想艺术评
介，五曰长篇小说装帧艺术呈现。

这五个方面包含时代背景、政治
环境、文化空间等作家创作的前
文本，读者阅读感受、传播接受、
思想艺术价值等副文本，以及版
本变迁等多个层次。从具体操作
来说：

设引论总述中国现代长篇小
说的创作生态史，长篇小说思想
艺术发展史，现代长篇小说的传
播接受史，现代长篇小说装帧艺
术史，总结其规律特点，探讨其相
关问题，如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转
型的质变性因素，国民党文艺禁
毁政策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生
态发展，战争境遇下出版格局的
迁变与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图书装帧与现代长篇小说的转型
等，之后各章以 1922—1949 年为
限，年下辖月，月下辖日，以现代
长篇小说为连结点，通过对长篇
小说创作生态史料、长篇小说创
作发生学史料、长篇小说创作传
播接受史料、长篇小说装帧史料
等一手资料的全面发掘及长篇小
说思想艺术评介，构建一个足以
返归现场的、符合现代长篇小说
历史逻辑和秩序的、以深广度占
优并以细节取胜的现代长篇小说
发展全景图，在具体辑录时，为防
止成为简单的资料长编，本编年
史除生态史料与长篇小说初版节
点按时序辑录外，其余的相关史
料一概以现代长篇小说的初版时
间节点为点辑录于该作之内（长
篇小说出版日期不明者置于月
末，月日均不明者置于年末，多卷
本或系列创作，以全部完成后的
出版时间为准，若多卷或系列未
完而实际出版的初卷具备长篇小
说的自然形态，则以初版时间为
准），即：在现代长篇小说初版本
名下，依次呈现该作的封面书影
（含版权页）、思想艺术评介、传播
接受史料、发生学史料，并按发表
时间有机呈现，不仅重构了中国
现代长篇小说历史的发展全貌，
也使每部作品呈现出特有的“编
年史”信息。

这就在技术操作与思想指导
层面有效保证了该部现代长篇小
说《编年史》成为一部内容全面丰
富、史料扎实可靠、叙述客观真
实、自成体系的信史。

事实上，陈思广的《编年史》，
并非《春秋》式的机械系年编排，
而是在线性编年的历时条目之
下，又以板块形式展开文学史丰
富的生态实景，由此形成经纬交
织的历史复调叙事，这其实是对
《左传》《史记》《通鉴纪事本末》等
优秀史著传统的综合借鉴和辩证
扬弃，即在编年体史学模式下，充
分兼容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
叙史论史方法。在具体研究方法
论方面，《编年史》体现出现代学
术的后发优势，不断推陈出新，在
传统报纸期刊、社团流派、思潮运
动、文艺政策、公共文化空间等研
究领域之外，别开新面，不断扩展
视野，比如将“缩龙成寸、词约义
丰并精辟入微地把握作品的特点
和作家的风格”的长篇小说出版
广告，现代文学史上创造社、良友
图书公司、“文协”、“蒋夫人文学
奖金”等征文活动纳人研究视野，
寻找到学科创新的生长点。陈思
广主张现代长篇小说研究者“场
外征用”经济学理论、存在主义理
论来研究《种谷记》《高干大》《围
城》等小说，对于古今中外各种研
究方法都可以大胆地借鉴，合理
使用，在研究实践中检验其有效
性，这种主张及其实践无疑在研
究方法论上拓开了新天地。

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我们希望
看到由陈思广主编、精校的系列
学术成果面世，包括现代长篇小
说文库（数据资料库）、现代长篇
小说研究文库（数据资料库），也
更加期待深植于阅读一手资料、
掌握大量珍贵历史文献，堪称现
代长篇小说作家“户籍警察”，长
期浸淫于现代文学历史现场，已
具综合性统一审美评价标准基础
上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早日
完成。

科学的研究方法


